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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合办

诗诗韵潍坊

　　一条汶河的支流，从沂蒙山脚下缓缓
而来，到了昌乐县南境的高崖地段，被一座
长约1200米的拦河大坝截住。这一河的水，
便像归来的船舶，停泊在这群山的臂弯里，
所有旅途的风景在这里汇聚成了秀丽的湖
光山色，方圆十六平方公里的沿岸，接纳了
来自远方的碧蓝。静静的，弯弯的，像一轮
上弦月，挂在了大地的一角。不知是谁给她
起了一个迷人的名字——— 仙月湖，形似月
亮的湖，就有了月亮的灵气，就有了脱俗的
仙境。
　　慕名来到仙月湖，是在一个秋日的早
晨。没等太阳从山坳里露出，我就站在大坝
的石栏边了，这时下弦月还在西天上淡淡
地亮着，宛如丽人依恋的回眸。而蓝天下的
仙月湖，此时薄雾缭绕，丝缎飘逸，是嫦娥
在梳妆打扮、舞纱撩幔吗？我寻觅着。有笛
声伴随鸟儿的婉转从远处飘来，随着浮梦
的云雾、跃幻的涟漪翩翩共舞。迷离的水面
上，分不清粼粼的碎银是波光里的月亮，还
是月亮里的波光。我在想，下弦月在天上，
上弦月在人间，面对这样一个美轮美奂的
相互辉映，这样仙境并蒂的两个婵娟，嫦娥
会何去何从呢？

　　太阳出来了，我去看日出的时刻，却耽
搁了欣赏仙月湖的另一番景象。当我再次
放眼湖面，那一湖的轻雾已经化作月亮下
的流云，悠然而去。不知嫦娥是留在了仙月
湖，还是去了那遥远的蟾宫。这时打鱼的小
舟驶离了岸边，临摹着绘画的写意，开始了
一天的写生。游人多了起来，成群结队地嬉
闹着，有的还哼唱着甜美的山歌。像风一样
的一群女孩飘然而至，个个婷婷妩媚，不知
哪一位是嫦娥幻变的美女。我想，嫦娥就在
她们中间，仙月湖多美，她还会回那凄凄的
广寒宫吗？
　　蓝天下，一弯明丽的月亮清晰地展现
在了我的面前，天上的月亮是空白的，而
仙月湖的月色却是一幅有着独特文化和
地域神韵的水墨画。湖水有了柳枝的轻
拂，便多了缠绵的柔情；湖面有了小舟的
游弋，便添了婉约的诗意；一只只白鹭的
飞翔，掠起了迷人的风光，一层层涟涟的
碧波，叠出一湖潋滟的锦绣。仙月湖，有
了“仙月”的湖名，有了日月的同辉，就足
以让人无限向往。此时微风习习，天高云
淡，远山衬托下的仙月湖，有一种超越时空
的空灵之美。一个季节的心仪，就荡漾在这

一湖的秋波里。
  依坝而建的仙月湖园林，是辛勤的守
湖人的杰作，有了这园林的衬托和装扮，仙
月湖就越发多姿多彩了。本来我只是想写
一首诗，却不料被迂回曲折的幽径延伸了
想象，被虬枝满藤的奇树异木牵长了思绪。
这时我才发现随处拂面的青枝绿叶，不时
地送来滴翠的灵感，坐在错落有致的亭台
楼榭里，总让人推敲出恰当的语句。还有小
桥的姿态、鲤鱼的舞蹈、鸟儿的籁音、流水
的人家，一起为我描绘优美的意境。看来我
得写篇散文了，瞧，鹅卵石已经在前面铺好
了思路；石阶的斜度，也已分出段落的层
次，只等把酒临风了。我这才明白，守湖人
早就把中国的诗、歌、舞、画以原有的风格
和内涵，相得益彰地营造成了一个活灵活
现的艺术园林，难怪到仙月湖的人，都想吟
诗作赋，都想起舞高歌。远离了尘世的纷扰
和浮华，所有的艺术最能达到返璞归真的
自然境界。
  湖，天然形成的，有一种自然的秀丽，
而人工所筑的湖，却将自然与人文巧妙
地揉合在一起，越发展示出了大自然的
壮美。

破晓云轻笼碧烟，朝霞市沸共啼鹃。
通衢溢彩千家乐，芳圃流香百卉妍。
政善已开新境界，心勤犹续好林泉。
荫浓自是耕耘久，誉远长随德泽绵。

一斛珠·七夕吟
◎管恩锋

  又是七夕。鹊桥高耸云涛碧。相对
无语终成泣。万古情缘，心似太阳赤。
  离多会少何须惜。一河岂隔蓬山
隙？人间若问情何极。耕织年年，真爱
化星石。

参观“高密春联

博物馆”有吟
◎何远见

谁借千年桃木春，生香小字带精神。
才移几步知兴盛，应是情怀越古今。

【双调•沉醉东风】

花楸果
◎杜天明

  一串串殷殷挂起，一重重脉脉相
依。艳阳天，珍珠粒，篱笆院充满生机。
红豆乡思最美时，太平鸟钟情是你。

【双调•水仙子】

吟牵牛花
◎马强

  山坡野岭路边爬，夏热炎炎绽彩
花，轻红艳紫窗沿下。篱前挂碧纱，秋
风吹绝美奇佳。承晨露，浴晚霞，香送
人家。

  小时候，姥姥家的西北角，有一处湾，准
确地说应该叫池塘。湾，《辞海》里释：水流弯
曲的地方，抑或海岸凹于陆地、便于泊船的
地方。姥姥家的湾，水不潺流，亦不迂曲，不
傍河也不拢海。它是一个巨大的坑洼，洼里
汪满了水，老少爷们约定俗成地唤作湾。
  湾的形状有点怪，似一只巨龟，头趋西
而卧。湾中心区是龟椭圆形的躯干，龟的头
颈和四肢以试探的姿势探出去，浑然天成、
恰到妙处。龟尾毗邻村里的房屋，屋的地势
比湾高一大截，人站在屋前看湾，多少有一
种居高临下的感觉。眼前云淡风轻，莺飞鱼
跃，水光潋滟，如诗如画。
  湾常年盈水，四季不枯。旱能蓄，涝不
灾。湾里有鱼，鱼必定繁盛，但村人不投网，
不垂钓，不掷鱼叉。人们不会为鱼去打扰湾
的宁静，村人的饭桌上没有湾中鱼这道美味
佳馐。湾里时常银光穿梭，鱼鳍“噗嗤、噗嗤”
的击水声此起彼伏、清亮悦耳。除了风抚起
的涟漪，湾，大多时候静谧得像一幅水墨画。
  湾，揽着儿时的梦，牵着年少的稚嫩时
光。小时候常和伙伴们到湾边玩耍，浅水里
那些成群结队游来游去的小鱼和蝌蚪让大

家饶有兴致，但却不易捕获，往往手指刚碰
及水面，它们即一惊而散，躲进水藻或游到
深水里去了。这时大家的好奇心就会转移到
一种叫“扁担勾”的小昆虫上。“扁担勾”黑褐
色，头部三角形、稍长，躯干纤瘦，四条腿特
别细长，能轻盈地在水面上站立、划行、腾
跳，高超的水上功夫让小伙伴们眼界大开、
歆羡不已。长大后知道，“扁担勾”学名叫水
黾。也许是受了水黾的启蒙，小伙伴们学会
了一种叫“打水漂”的游戏。挑捡湾边薄薄的
小石片，拿捏好抛出的高度和视角，用力投
掷湾中，石片紧贴绸缎般的水面迅疾划过，
轻捷如燕，后面激起一串长长的漂亮的水
花。石片掠过湾中的芦苇丛，受惊的水鸟仓
皇而出，“叽叽喳喳”飞往湾边的农田。成群

的蜻蜓乍散开来，绕水面低空飞弋、上下盘
旋、往来穿梭……
  湾也爱美，喜欢梳妆打扮。湾不用自己
裁剪花衣，大自然赐予了它灵秀，为它穿上
了漂亮的裙裾。湾的南、北、西三面镶嵌着翠
绿、茂盛的草地。红的、黄的、紫的野花点缀
其间，高低错落，迎风婀娜，馨香氤氲。花草
之上，燕雀逐飞，彩蝶起舞，蜜蜂翩翩。湾，增
添了几多生趣和妩媚。湾的东畔，近水处站
着几株杨柳，如袅袅婷婷、顾盼多姿的少女。
杨柳依依垂着纤细柔软的枝条，宛如刚洗浴
过的少女的秀发。万千枝条倒映在清澈的水
面上，水也浸染了晶莹剔透的绿，恰似缀满
了翡翠的绫罗绸缎。一阵微风拂过，枝条扭
动起曼妙腰肢，满树的绿叶一齐翩翩起舞，

水中的影子仿佛无数小舟在荡漾。湾和杨
柳，依依不舍，交相辉映，萦纡着多少欲说还
休、缠绵悱恻的浓浓情思。
  湾是女人的瑶池。姑娘媳妇是湾边婀娜
的风景。她们的到来，是湾最姹紫嫣红、妙趣
横生的时刻。夏日，她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
裳，手上舞动着彩色丝巾，挽起衣裤在湾边
洗漱。她们把水面当镜子，水清得能分辨每
一根秀发，映在水中的一笑一颦，栩栩如生。
湾还是她们濯衣的天然盥盆，里面有着取用
不竭的水。姑娘媳妇们将衣物拾掇平整，搁
在平滑的石头上，掺撒揉碎的肥皂或洗衣
粉，反复折叠后，用棒槌频频击之以去污。人
多的时候，“嘭嘭”的击打声如一曲跌宕起
伏、抑扬顿挫的交响乐，中间流淌着闺蜜们
的窃窃私语和畅快笑声。湾，迎来了它白昼
最热闹也最丰饶多姿的时刻。
  入夜，湾面笼罩着皎洁的月光，星星在
水中撒满密密叠叠的碎银。周围花草衔露，
树影参差，虫鸟啁啾，蛙鸣阵阵。村中不时传
来几声模糊的人语，或慵懒的狗吠。湾，枕着
动人的小夜曲，在睡梦中等候着新一天的黎
明……

湾
◎田晋名

仙 月 湖
◎李庆锋

游仓圣公园感怀

◎刘树亮

  清晨从竹席上醒来时，窗棂间正流
淌着新酿的秋光。我赤足踩在微凉的木
地板上，未及拉开帘布，一缕清冽的风已
抢先钻入衣袖，带着野菊花与熟透浆果
的气息。这风不同于春夜的黏腻、夏夜的
燥热，倒像陈年的米酒，初尝只觉清爽，
回味却有甘醇的暖意漫上来。秋凉就这
样以最温柔的方式叩响了季节的门扉。
  村后的菜园正沐浴在琥珀色的晨光
里。那架老豆角爬满了竹篱笆，巴掌大的
叶子层层叠叠，在晨风里掀起绿浪。垂落
的豆角足有半尺长，青得发亮，密匝匝悬
在篱下，风过时便轻轻碰撞，发出风铃般
细碎的声响。我忍不住伸手触碰，指尖刚
触到饱满的豆荚，便惊起三只灰雀扑棱
棱掠过藤蔓，抖落的露珠溅在手腕上，凉
丝丝的——— 这哪里是篱笆，分明是缀满
翡翠的帘幕，连阳光都要透过叶隙才能
在地上织就斑驳的锦缎。
  田埂上的野草挂着昨夜的星辰。那些
露珠凝在狗尾草尖，在朝阳里折射出七彩
光晕，仿佛谁把银河揉碎了撒在人间。我
蹲下身细看，蛛网上的露珠更精巧，蛛丝
如银线纵横交错，缀满了透明的珠子，风
过时轻轻摇晃，竟像孩童垂在胸前的琉璃
璎珞。远处玉米地传来簌簌声，一排排秸
秆挺直腰杆，饱满的苞米棒裹着绿衣，顶
端的红缨在风中轻扬。最壮实的几株已撑
破外衣，露出金黄的玉米粒，像咧开嘴笑
的牙齿，憨态可掬地宣告着丰收的消息。
  沿着乡间小路徐行，转过玉米地的
拐角，豁然撞见一片翡翠海。马铃薯的圆
叶挨挨挤挤铺满田垄，绿得发亮的叶片
托着晨露，在阳光下泛着绸缎般的光泽。
泥土裂开细密的纹路，几株调皮的红薯
顶开薄土，露出紫红的肌肤，像胖娃娃探
出的小脸蛋。我想起幼时跟着母亲挖红
薯的场景，铁锨插入土中轻轻一撬，一窝
红皮白肉的红薯便滚出来，沾着湿润的
泥土，甜香混着青草气息扑面而来。此刻
风过薯田，叶片翻卷如浪，泥土的芬芳与
薯叶的清香在空气里缠绵，让人忍不住
深吸一口气，仿佛五脏六腑都被这纯净
的气息涤荡过。
  再往前是一片果园。葡萄架早已爬
满藤蔓，老藤遒劲如苍龙盘踞，新枝却嫩
得能掐出水来。一串串紫葡萄垂在架下，
有的裹着白霜，像蒙着面纱的少女；有的
半隐在叶间，露出半颗紫玛瑙般的果实。
风过时整架葡萄都在摇晃，珠圆玉润的
果实碰撞着，甜香便随着风势漫过来，勾
得人喉头滚动。
  站在果园高处眺望，田畴阡陌尽收
眼底。玉米地翻涌着金浪，薯田铺展着碧
毯，葡萄园流淌着紫霞，晨雾在沟壑间缓
缓游移，将这一切晕染成水墨长卷。忽然
想起《黄帝内经》里“秋三月，此谓容平”
的记载，原来“容平”二字，说的正是这般
丰饶从容的景象——— 万物在经历春生夏
长之后，终于在秋天沉淀出最饱满的姿
态，就连风都带着成熟的韵味。
  秋风又起，卷起几片梧桐叶打着旋
儿落下。我忽然明白，秋凉不是萧瑟的序
曲，而是生命最丰盈的注脚。那些沉甸甸
的果实、饱满的籽粒、醇厚的香气，都是
土地对时光最深情的回应。当第一缕秋
风吹过眉梢，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季节
的微凉，更是生命沉淀后的温润与力量。
这风里藏着土地的密码，藏着光阴的故
事，也藏着每个生命都该有的从容与丰
盈——— 在经历过热烈的生长之后，依然
能以饱满的姿态，拥抱岁月的馈赠。

微风送秋凉
◎苏良进

朝花夕拾

  学校甬道两侧有两排高耸入云的水杉
树，深秋季节，劲风横扫，残枝败叶簌簌飘
落，厚厚地铺满沥青路，此时此刻，一向多
愁善感的我竟然没有秋风扫落叶的悲凉
感，有的却是一种莫可名状的兴奋。我突然
萌生一种冲动，用耙搂搂打包装进后备箱，
送回老家供母亲烧火做饭。
  翻阅儿时记忆，每逢深秋，嫲嫲就会如
约奔赴村前的树林，手握竹耙，把厚厚的泛
黄落叶搂成堆。。如果偶遇树上刮落的干枯
树枝，嫲嫲就会两眼放光，极像哥伦布发现
新大陆。。她顺巴顺巴，把它们装到特制的大
号尼龙袋中，驮背躬腰地背回家中，摊于房
前空地，晾晒几日，然后垛在房前或屋后，
这就算备好过冬的柴草了。那时的男孩是
极少去树林中搂树叶的，似乎女孩更擅长。
记忆中留存的挖苦菜、割兔草、满坡疯玩的

场景更多一些，至于拾柴禾，似乎只有过一
星半点，诸如用线把树叶串成一串的模糊
记忆，权当是一个男孩对积攒柴禾尽的绵
薄之力吧。从前的农村，秋收秋种忙完了，
妇女的主要活计转为拾柴禾，搂飘落的树
叶，割泛黄的杂草。
  柴禾的深层意义在于，它是“火”的载
体，意味着人类走向文明社会，它具备烧水
做饭和冬季取暖的功能。很久以前的农村，
男女相亲，重要一环就是女方要去相相男
方的家，媒人会撺掇男方东取西借凑满
一大瓮粮食。。若恰巧院子里有一垛摆放
整齐的木柴，女方一瞅便知男方是会过
日子的人，自然给男方加分不少。。有米有
柴，生米方能做成熟饭，这门婚事就有了
八九成把握，这兴许是特定时代柴禾的特
殊功能。

  父母年轻时，家里种了几亩庄稼，是不
愁烧火的柴禾的。玉米秸秆、玉米骨头、豆
秸、麦穰等都是优质的柴禾。父母把它们整
齐地垛在自己的柴园里，随用随取。父亲是
木匠，近水楼台，树墩子、锯末子、刨花子，
还有做门窗家具的下脚料，也是上好的柴
禾，母亲本该是不用去坡里搂草搂树叶的，
但她还是坚持去搂上几耙，说是心里踏实。
  如今，做饭有了液化气，烧水有了电水
壶，取暖也有了烧煤的土暖气，母亲还是习
惯拉着风箱用大锅做饭，说是这样还能烧
炕，烙烙老腰也舒坦。在我看来，木柴烧水
比电壶烧的好喝，木柴土灶炒鸡比煤气灶
炒的要香，老家的八印大锅烧草熬的小米
粥比电饭锅熬的香得太多。
  炊烟袅袅、炉火旺旺，魂牵梦绕。致敬
那些努力把苦日子过出甜滋味的捡柴人。

柴禾寄乡情
◎刘景森

守望乡愁

  盛夏时节，家乡的国槐树又到了
它的巅峰时刻。棕褐色的枝条，歪七扭
八地四处伸展，却又疏落有致，像极了
一幅水墨画。树冠郁郁葱葱，遮天蔽日；
槐花层层叠叠，团团簇簇，缀满枝头。
  或许再也受不了蝉的聒噪，或许
就是那阵微风的蛊惑，槐花就那么不
声不响地簌簌飘落，像一阵阵槐花雨，
一会儿工夫，就铺了厚厚的一层。而这
样的场景，被杨万里写得如诗如画。忙
于公务的杨万里，疲惫之时，偶一抬
头，便看到了那朵盛夏的云，他慢步窗
前，却又看到了鹅黄色的槐花正随风
起舞，于是就有了流传千年的佳句：
“小风慢落鹅黄雪，看到槐花一寸深。”
  国槐，这棵土生土长的中国树，积
淀着深厚的文化因子，也被历代文人
墨客所铭记。周朝时，便有“三槐九棘”
的典故。宫廷外，种植着三棵国槐和九
棵棘树，上朝的公卿大夫分坐不同的
树下，国槐竟标注了阶层等级。
  及至唐朝，科举盛行。槐花便成为
唐诗中的常客。唐朝科考中的乡试，便
在国槐开花结果时举行，因此乡试的
那个秋天被称为“槐秋”，举子赴考称
为“踏槐”或者“踏槐花”，考试的月份
则称“槐黄”。那句“槐花黄，举子忙”里
印证了多少学子的逐梦之路呀。
  宋朝更是重文轻武，槐花就那么
自然地走进了苏东坡的诗词。“厌伴老
儒烹瓠叶，强随举子踏槐花”，是被贬
的苏东坡鼓励朋友好好努力。苏东坡
总是那么有趣，明明自己不是被贬就
是在被贬的路上，他还是把士大夫的
家国情怀时时传递。
  每年的春天，我的家乡也会盛开
满树的槐花，那沁人心脾的清香，隔着
老远就被我们捕捉。循着香味寻找，就
看到了一嘟噜一嘟噜的白花，这是我
们舌尖上的美味——— 刺槐花。刺槐和
国槐不同，是外来树种，所以它也像洋
油、洋火一样，被叫做洋槐。
  童年时期，每天放学后，肚子已经
饿得“咕咕”乱叫。小伙伴们就“蹭蹭
蹭”爬到洋槐树上，摘下一串串槐花，
甜丝丝，清爽无比。我们都知道适可而
止，吃多了可是会腹胀的。但是，我们
把槐花摘回家，就又可以美美地饱餐
一顿了。洗干净的槐花，撒上面拌匀，
加葱末、姜末、盐和油等调料，蒸熟，清
香软糯；把槐花和面用水和在一起，用
鏊子可以煎出外酥里嫩的槐花饼；用
槐花炒鸡蛋，松松软软，入眼入味；而
槐花酿的洋槐蜜，浓浓的，甜甜的，很
受人们欢迎。
  白居易的“袅袅秋风多，槐花半成
实”，正写出了盛夏到深秋时光的流
逝；纳兰容若的“西风恶，夕阳吹角，一
阵槐花落”里，又写出了清代第一词人
怎样的心事？

小城又落

鹅黄雪
◎陈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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